
感念吴祖光与新凤霞

■罗云

我在青年时代曾看过两部戏曲电影，《梅兰芳的舞台

艺术》和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导演是“神童”剧作家吴

祖光先生，至今记忆犹新。越调艺术大师申凤梅当年演出

的《牛郎织女》，就是他编写的剧本。后来，我陆续观看了中

国评剧院新凤霞主演的《花为媒》，北京京剧团王玉珍主演

的《三打陶三春》。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期

间，还观看了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的《闯江湖》。尤其是到

北京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印

象极为深刻。这些大作都出自吴祖光先生之手。在他的笔

下，主人公都表现出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对光明的追求，对

黑暗的抗争。其剧作具有深厚的民族气质，符合民族的审

美习惯，为人民喜闻乐见。话剧《风雪夜归人》，带着深厚而

朴素的感情，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艺人魏莲生和姨太太

玉春，通过人物不同的经历、命运、遭遇和人生道路，揭示

人应该怎么活着，触及生命意义的问题，奠定了吴祖光作

为优秀剧作家的地位。张奇虹导演基于该剧艺术想象空间

的灵感所做的舞台艺术处理，对我很有启发。她追求的是

戏曲的表现和“斯氏体系”真挚的内心体验相结合的艺术

创作方法，设计了一条长白围巾作为全剧一个情感化的物

件，让它贯串始终。白围巾在昏暗的天地间飘动起舞，玉春

追逐其中，象征着她与魏莲生的忠贞爱情。白围巾是一条

纯真爱情的引线，把两个人物在磨难中真正认识人生，为

个性解放追求爱情，反抗黑暗势力，理想化地反映出来了。

观看演出后的第二天，我就直接到该剧导演张奇虹家

拜访。张导认真地介绍了吴祖光先生创作《风雪夜归人》的

经历和她对剧本的舞台艺术诠释。她说：“《风雪夜归人》写

于1942年，是吴祖光二十几岁创作的。该剧取材于当年他

结交的朋友名角刘盛莲的事迹，刘在台上唱戏很受欢迎，

但有一次走在街上却遭到一群孩子的辱骂。刘盛莲当时就

哭了。那时的吴先生风华正茂，充满热情，看到这种情景，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作者当时是含着很深的爱与恨写出了

这部作品。剧中流露出作者当时的创作心态：纯真稚洁的

心灵和对人生质朴的理想，该剧于1943年由中华剧艺社

在重庆首演，导演是贺孟斧，主演是项望与路曦。演出轰动

了山城，周恩来总理连看三次，但这个戏在演出13场后被

国民党当局以‘诲淫诲盗’的莫须有罪名禁演。今天我执导

《风雪夜归人》，就是要把这个极富艺术生命力的灿烂明珠

展现在当今舞台上。”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吴祖光在20岁时就写出了处

女作话剧《凤凰城》，反映的是抗日义勇军领袖苗可秀壮烈

牺牲的故事，一举成名。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写出《正

气歌》《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少年游》《嫦娥奔月》《凤求

凰》《踏遍青山》《桃花洲》，还改编了《武则天》《三关排宴》

《三打陶三春》《花为媒》等剧目，包括话剧、戏曲、歌剧、儿

童剧，既有历史剧、新编古装戏，也有现代戏。后来，他还转

向电影，导演了几部故事片。特殊年代，他因说了几句真话

而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

造，从身体上到精神上都受到摧残。粉碎“四人帮”后，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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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的《三打陶三春》成为一时的流行剧目，北京京剧院连

演300余场，全国几十个剧团争相搬演。20世纪80年代

初，开封市豫剧团孙映雪也演出了该剧。吴祖光先生不朽

的经典之作评剧《花为媒》被拍成戏曲电影，唱响大江南

北，誉满华夏。他为中国话剧和中国戏曲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此也成为当代影响最大、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1982年初春，河南省越调剧团到北京演出马少波先生

编剧、我执导的《明镜记》，在广和剧场首场演出，吴祖光先

生和众多专家莅临观看。事后，我陪同申凤梅、陈静、冯波

登门拜访，才与先生和新凤霞老师相识幸会。吴先生热情

随和，平易近人，谈吐爽快，有大家的气质而没有大家的气

势，很有亲和力。借此良机，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向他请教。

他脱口而出：“我看到你们演出的《明镜记》，很受感动。我

是个戏油子，看戏从不流泪，凤梅演的李世民向魏征一跪，

我真的流泪啦。”他看了看申凤梅，笑着说：“你演得真好，

很有激情，不愧是马连良先生的高徒。李世民18岁征战，

是位马上皇帝，他开创的贞观盛世离不开谏臣魏征。李世

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

得失’的三镜精神，很有现实意义。”申凤梅老师感谢他的

鼓励。当我说吴先生写的很多戏都能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观众都很爱看时，他接着说：“戏是情感的表达，写戏要有

真情实感，不但要有强烈的戏剧性，而且还要有耐人寻味

的趣味性。而演员演戏不但要有高超的技巧，更要有真挚

的感情色彩。只有感动了观众，观众才喜爱你。《明镜记》的

成功演出，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吴祖光先生所谈，道出了

戏曲艺术的真谛。坐在轮椅上的新凤霞老师接着说：“祖光

看戏后回来对我说。戏演得真好，剧场效果很强烈，祝贺你

们演出成功。”吴先生还取出几本剧照影集让我们欣赏，并

介绍每一部戏的演员及其创造的人物形象。当我们问起新

凤霞老师的身体状况时，吴先生说：“凤霞是个闲不住的

人，她不能上台演戏，就在家伏案著书，笔耕不辍。我从她

的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出身贫寒的新凤霞，8岁学

唱京剧，后改唱评剧，与吴祖光结婚后受其影响，阅读文学

书籍，后拜大画家齐白石为师学习绘画。在练声方面得到

歌唱家盛家伦的指点，表演方面又受到大导演张骏祥、夏

淳、胡沙的指教。她与音乐家马可以及音乐工作者张其祥、

贺飞、徐文华长期合作，创造新腔，为评剧女腔的发展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她在《刘巧儿》《祥林嫂》《金少江畔》《花为

媒》《杨三姐告状》等剧中创造的刘巧儿、祥林嫂、珠玛、张

五可、杨三姐等古代和现代妇女形象。栩栩如生，活在观众

心中。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身体致残，

难以行走，只有依靠轮椅生活。但她身残志坚，以顽强的毅

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常人不可想象的困难，辛勤耕

耘，创作出版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和《舞台上下》等

400万字的文学著作，还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个

人画展。吴祖光与新凤霞相知相爱，相濡以沫，这对患难夫

妻用自己的生命创造的艺术丰碑，令人感慨至深，高山仰

止。

常言道“博闻通识”，在与两位艺术大家的短短接触

中，所见所闻弥足珍贵，让我受惠终生。临别时，我们拿出

宝册请新凤霞老师题写书画留念。申凤梅老师还盛睛邀请

新凤霞老师在方便时看她的诸葛亮戏，新凤霞欣然应允，

并准时光临。演出结束，新凤霞老师又坐着轮椅绕道上台

与申老师握手祝贺，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同时观看演

出并合影的还有京剧表演家张君秋先生，中国剧协赵寻先

生。时至今日，每当我取出宝册欣赏新凤霞老师的绘画、吴

祖光先生的题词时，仍感慨万千。虽然两位大艺术家都已

作古，但其艺术成就和高贵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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